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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冀东大“扫荡”的时候，日伪
军占了点便宜，于是就在报纸上用通栏
大标题吹嘘《十万精兵，扫荡冀东》。再
加上所谓的“强化治安运动”，日伪当局
认为“土八路”不足为“患”了，冀东“长治
久安”了。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日伪当局
就在冀东进一步推行“以华治华”的政
策，由伪治安军代替日军“控制”冀东。
面对这种局势，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决定
乘伪治安军立足未稳之机，给予迎头痛
击。

1942年1月12日，驻玉田的伪治安军
第2集团司令部所属的第3团、第4团2000
多人，第二天要进燕山口“扫荡”。好机会
来了，包森在遵化西南的果河北岸蔡老
庄、蔡二庄一线，布下了一个马蹄形包围
圈。

13日拂晓，伪治安军的先头部队闯
入蔡老庄，被击退后在果河南岸重新集
结，隔着河对八路军狂妄叫喊：“还不快
跑，天一亮就消灭你们！”看到伪治安军
如此嚣张、自大，身陷包围浑然不知，包
森决心以少打多，用7个连1000余人的
兵力，狠狠教训他们一番。

战斗一打响，战斗力很差的伪治安

军一触即溃。包森指挥部队奋勇追击。
伪治安军第4团残部300多人，在日本教
官的率领下，跑到别古寺据险顽抗待援。

别古寺建在一座小山上，山虽不高
但山势倾斜陡峭。庙门厚重围墙高大，
重机枪打在上面根本不起作用。八路军
推过来刚刚缴获的迫击炮架在山下。可
临时找来的炮手没鼓捣过这个先进的玩
意儿，好不容易打了一炮，结果没打中。

包森觉得除了强攻，别无他法。他
故意问3营营长耿玉辉：“老耿，你今年多
大了？”“40岁啦！”包森又故作意味深长
地说：“哎！老了！早知这样，我就把特务
连调回来了。”

激将法果然奏效，一听这话，耿营长
甩掉皮夹克，拔出手枪，高喊一声：“上！”
身先士卒冲上山去。全营官兵一呼而
应，发起决死冲锋。别古寺里边的伪治
安军见八路军玩命攻击，援兵无望，就开
枪打死了督战的日本教官，晃起白旗投
降了。

不一会儿，战场的上空传来飞机的轰
鸣声，原来是从北平飞来支援伪治安军的
日军飞机。这时，八路军早已从俘虏那里
知道了伪治安军对空联络信号，赶紧在一

块开阔地上铺上红布，周围点上三堆火。
日机看见信号，又发现从别古寺押下来大
批俘虏，还以为伪治安军“胜利”了，盘旋
几圈后，嗡嗡叫着飞走了。

这场战斗，包森以7个连1000余人
兵力迎战伪治安军2000余人，全歼伪
治安军一个团、击溃一个团，生俘800多
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轻重机
枪26挺、长短枪700余支、弹药10万余
发等大批辎重。这是一次经典的以少
胜多的战斗。等到战报发表后，不少其
他根据地的领导还是不太相信，这可能
吗？于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特地派来
代表，实地核实，方才得到公认。

果河沿大捷后，包森下令13团大部
进入山区休整，他率领特务连和1营前
往遵化北部打击伪满洲军。

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驻扎在
下庄子村时，突遇敌军。他迅速组织部
队迎击，敌军很快退到野瓠山南边的山
头，似乎被暂时击溃了。为了查明敌
情，包森对连长贾紫华说：“走，上去看
看。”爬上野瓠山后，包森一只脚踩在一
块小山石上，举起12倍望远镜观察敌
情。警卫员高大章觉得包森有点暴露，
就大喝一声：“包司令！”意思是提醒包
森小心点，别再往高耸了。远处的枪
声、喊声汇成一片，全神贯注的包森丝毫
没有留意到身边警卫员的提醒。就在这
时，一发冷枪打来，顺着包森的胳膊方向
打入胸膛，穿胸而过。包森一下子倒在
警卫员的怀里，只说了一句话：“告诉苏
然代我指挥！”牺牲时年仅31岁。

“千里击强虏，剑吼长城东。壮岁
国难死，悲歌燕赵风。”

剑吼长城东
刘 岳

1991年2月的一天，天津蓟县盘
山烈士纪念馆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一进门就对纪念馆工作人员
说：“我是日本人，今日特来拜谒包森
包司令。”纪念馆来了日本人，这还是
头一遭，老馆长赶忙迎上前去询问。
这位日本老人略显激动，提高声音继
续说道：“我叫冢月正南，1940年白
草洼战斗的幸存者，我来拜谒包司
令！”一番交谈后，冢月正南献上了一
个花圈，亲手在白色宣纸上书写了一
副挽联：“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不死之
人拜谒包森。”

包森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抗日大英
雄？能让冢月正南这名当年的侵华老
兵在51年后专程从日本来拜谒呢？

包森本不姓包，他的原名叫赵宝森（又
叫赵寒），陕西蒲城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8年6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
后，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秋，被任
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建
立冀东抗日根据地，打得日伪军魂飞魄丧，
连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都哀叹：“到冀
东如入苦海。”

包森在冀东的名头很大，由于长得有点
黑，老百姓都亲热地管他叫“黑老包”。日伪
军对他又恨又怕，常拿他赌咒发誓，“口不对
心，出门撞包森”“出门打仗让你碰上老
包”。可是，新近走马上任的日军驻唐山特
务机关长、遵化宪兵司令赤本三尼大佐不知
天高地厚，牛哄哄地叫嚣要“活捉”包森。

1939年春季大“扫荡”时，包森警卫班
的战士王振西不幸被俘，关在遵化日本宪
兵队。赤本把王振西从狱中提出来，想从
他那里得到包森的一丝线索。

王振西一进来，赤本就“和蔼”地说：“王
桑，包森的警卫的干活？你的受苦大大的！”

王振西有点纳闷，魔鬼赤本怎么变成“菩
萨”了。赤本近前一步对王振西说：“你的带
我找包森的干活？让包森投降的干活？”

王振西心中一阵窃喜。包森前两天刚
刚通过一名给鬼子做饭的伙夫传话给他，让
他见机行事，早点脱身。这不是个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吗！他装得很恭敬地说：“我是包
森的警卫的干活，知道他经常住哪儿！”

赤本自负地笑了，咧开嘴说道：“王桑，
朋友大大的！你的，带我找包森的干活。”

1939年4月26日临近中午的时候，王
振西把赤本带到了遵化县城北边的十里铺，
对赤本说：“大太君带这么多人，包森的看
见，还不跑喽的干活？再说，大太君这身军
服也太显眼了。”赤本一听，叫人找来大褂，
他和翻译都换上了便装，变成了“买卖人”。

话分两头。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春季大
“扫荡”，包森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将二支
队战士分成许多游击小组，隐蔽在老百姓
当中，寻机打击日伪军。

1939年4月25日天黑后，由支队部的
贾振远、第五大队队长年焕兴、队部手枪班
侦察员马兰田、警卫员王志民（真名夏永江）
以及另外3名战士共7人组成的游击小组，
悄悄地来到遵化县城北边的张家坟（属孟子
院村的一个小自然村），就地隐蔽起来。

26日一大早儿，一身当地老乡打扮的
这几名八路军战士，来到村口的一个坝台
上帮老乡脱坯。坝台前面不远，就是一条
东西向的乡间小路。

快到晌午了，战士们的肚子饿了，正准备
收工回去吃饭。就见打西边走来了3个人。
前边一个人穿粗布衣，相距不远，后边还有两
个穿大褂的“买卖人”。手枪班侦察员马兰田
眼尖，瞧着走在前边的人眼熟。那人越来越
近了，“哎呀！”马兰田差点叫出声了——走在
前边的人不就是王振西吗？他不是被捕了
吗？怎么会在这荒郊野外现身呢？

马兰田对年焕兴、贾振远使了个眼
色。贾振远小声命令：“到跟前儿一块儿动
手！”于是，几名战士假装没看见，一边脱
坯，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瞄着路上的三个
人。同时，王振西也认出了化装成老百姓
的战友。经过坝台前靠近年焕兴时，王振
西由于右手受伤，就用胳膊肘子碰了下年
焕兴，冲着马兰田用嘴一拱，小声说：“一个
鬼子，一个翻译。”

两个穿大褂的“买卖人”没有发现任何
异常，离坝台越来越近了。就在他们走过
坝台的一瞬间，贾振远、年焕兴和马兰田从
坝台上跳下来，用枪口顶住两个人的腰眼

儿，大声喝道：“不许动！”化装成“买卖人”
的遵化宪兵司令赤本刚想掏枪，手还没伸
进去，就被战士们撕开大褂，缴了他的花牌
橹子手枪。

这时，从前边折回来的王振西气喘吁
吁地说：“快走！鬼子大队就在十里铺。”十
里铺离这儿不过二里地，战士们赶紧押着
赤本和翻译往北走。没承想赤本嘴里叽哩
啦地叫着，就是不走。情况紧急，年焕兴找
来一条猪毛绳，三下五除二把赤本捆上，连
拉带拽，往侯家寨方向赶紧撤退。

路上，贾振远边走边盘问那个翻译。
原来那家伙姓孙，遵化平安城子人，是当地
俗称“三番子”的青帮里的人。正巧贾振远
在兴隆也入过青帮，便和翻译说起了行
话。从翻译嘴里得知，这个鬼子是遵化日
本宪兵司令赤本三尼大佐，还是日本天皇
的表弟。

走了十几里，快到侯家寨的时候，后面
的枪声越响越密，估计是鬼子大队人马发现
后追上来了。赤本一听枪声，耍起了赖皮，
说什么也不走了。战士们生拉硬拽，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到侯家寨北边的长城
楼子里。赤本叽哩哇啦地叫着，战士们一句
也听不懂，只好让翻译给翻译一下。原来，
赤本说他要找包森，要和包森见面。

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拖着赤本，
大家继续往北撤。天擦黑儿的时候，来到了
只有几户人家的柳树沟子，在一户老乡家吃
饭。战士们给赤本盛了一碗，这家伙死活不
肯吃。吃完饭，得赶紧走。赤本又耍起了赖
皮，跪在地上，撕开大襟，露出脖子上系着的
小铜佛爷，嘴里不停地叨叨咕咕，似乎是在
念佛。一名小个子战士从身后拽赤本，不料
赤本腾地站了起来，侧身就是一脚，把小个
子战士踹出去好远。这下可把战士们气坏
了，上前按住赤本。这家伙还真倔，一边嚷
一边又跪在地上念念叨叨。

见此情景，贾振远和年焕兴商量几句，
然后对大家说：“后边的鬼子咬着不放，这家
伙不走，干脆就地处决算了。”这些日子没少
受赤本折磨的王振西一听这话，赶紧跑到老
乡家拿来把旧斧子，照着赤本的脑袋就是三
斧子，边砍边解气地说：“叫你不走！”

见赤本瘫在地上没气了。大家七手八
脚把赤本拉到房子北边的河沟里，刨坑把
这家伙埋了，然后在上面插上柳枝作记号。

埋完赤本，年焕兴对贾振远说：“咱们
分头撤吧。”于是，贾振远、王振西和马兰田
往东，年焕兴几个人往北，分头转移。

三天后，在侯家寨东面的禅林寺，大家
见到了包森。包森握住王振西的手说：“活
捉赤本，干得好，你们为抗战立了一大功！”

赤本还真不是日军中的一般人物，不是
简简单单的一个日本宪兵司令。冀东日伪军
出动大批兵力，到处“扫荡”，企图夺回赤本。

硬的不行，日伪军又来软的，在冀东张
贴布告，一张是《致八路军包司令官》，请求
释放赤本司令。另一个是《告冀东人民》，晓
谕三事：“第一，有赤本司令在何地相告者，
赏洋五千元；第二，见过赤本司令官一面或
代交司令官手书者，赏洋二千五百元；第三，
带有赤本司令官口信者赏洋一千元。”日军
还强行派遵化城里的商人往山里送信，提出
愿意用50挺机枪、数十箱子弹换回赤本。

马兰田到侯家寨侦察情况，给包森带
回了一个二尺长的信封，上书“面呈包长
官”。看完信后，包森笑着说：“告诉他们，
讲条件嘛，两条，一是让他们投降，二是让
他们滚出中国去。”

不久，八路军总部编印的《八一》杂志，
刊载了包森支队活捉天皇表弟赤本大佐的
战绩。1941年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
记者袁勃撰写的通讯——《日本天皇表弟
赤本大佐被俘记》。1944年，八路军参谋长
叶剑英在答中外记者问时，又一次提及包
森支队活捉天皇表弟赤本大佐的战绩。

盘山游击根据地开辟后，日伪军隔
三差五地就来“围剿”“扫荡”，包森每天
都派侦察员外出侦察敌情。

1940年7月28日天快亮的时候，
两名外出侦察的侦察员跑累了，就在一
个小山上打了个盹儿。天亮了，两名侦
察员也醒了。借着晨光，从山上往下一
望，不对呀？山下的大道上怎么尘土飞
扬啊？定睛一瞧，两名侦察员的头皮直
发紧，这不是鬼子的马队吗？瞧这阵势
和行进方向，又是来盘山田家峪“扫荡”
的！于是，两名侦察员仗着地形熟，翻
山越岭抄近路往田家峪飞奔。

两名上气不接下气的侦察员跑回
田家峪，向包森汇报有几十个日本骑兵
朝这里来了。此时，日军马队离这里也
不太远了。包森迅速决定：在日军马队
由莲花岭至田家峪必经的白草洼设伏，
歼灭这股日军骑兵。

白草洼是一条窄长的山沟，三面环
山，沟底除一些巨石和少数石洞外，较
为平坦。山上小路崎岖，乱石横生，骑
兵无法发挥优势。于是，包森布置两个
排堵住西山口，安排一个排堵住东山
口，沟南山坡埋伏两个连，沟北山坡埋
伏两个连，兵力对比几乎是十比一。口
袋阵布好了，只等鬼子来钻。

埋伏好不久，远处隐隐地传来马
蹄声，日军马队不远了。不一会儿，
日军马队的两名尖兵纵马进入白草
洼。这两个家伙还挺有经验，警觉地
环视两侧的山坡，突然，两名尖兵似
乎发现了什么，举枪就打，八路军的

两名警戒哨中弹身亡。鬼子的眼还
真够尖的。

按一般军事常识，发现有埋伏后，
被伏击的一方应该撤退。但这股日军
很骄横，非但没有后撤，反而打马冲过
来，调整队形，攻击前进，完全进入了包
森设下的伏击圈。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包森
传令部队，先开枪集中打马。这股骑
兵的确训练有素，战斗经验丰富，见冲
击山坡八路军阵地不成功，很快调整
队伍，嗷嗷乱叫着利用山石，与伏击的
八路军展开对射。打着打着，发现日
本骑兵枪法很准。有一名战士不服
气，故意把脚抬了起来，结果刚伸出
来，“嘣”一枪，脚就被打中了。于是，
战士们不再和日军比枪法，而是机枪、
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打得日军骑兵
没了脾气。

汇集几方面的侦察消息，在山上
指挥的包森终于弄清了这股日军骑
兵的真面目。被伏击的是号称“常胜
军”的关东军武岛骑兵队，驻在遵化
大稻地镇，共有 71 人，全是侵华老
兵，凶残彪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胡
子兵”。

包森这次遇上了强劲的“老鬼子”，
武岛骑兵队也发现遇上了强大的对手，
开始利用石头作掩体，边还击边突围。
但八路军两翼部队快速迂回，将日军骑
兵的退路死死堵住，关门打狗的阵势如
铁桶一般。

战斗已经打了半天了，多次反攻、

突围被击退后，武岛骑兵队被迫凭借巨
石作掩体，死守待援。狭路相逢勇者
胜。包森见时机成熟，大声命令：“吹冲
锋号！”嘹亮的号声回荡在山谷上空，战
士们四面出击，杀向敌人。

武岛骑兵队哪里抵挡得住几百名
八路军的强攻，大部分被消灭了，最后
剩余十几个人，躲到了一块大蛤蟆石的
下边。这块蛤蟆石上头有个大石头，下
面有两个小石头支着，鬼子藏在底下，
他能打你，你打不着他，冲在前面的不
少战士倒下了，绝对易守难攻！战斗一
下子陷入了僵持。

怎么办？见好就收还是全歼武岛
骑兵队？包森斩钉截铁地命令：“一个
都不剩，必须全歼！”

于是，包森亲自挑了20多名枪法
准的战士，迂回到离蛤蟆石很近的地
方，准确射击，火力压制，打得鬼子抬不
起头；突击队迅速接近石洞，将手榴弹
投向蛤蟆石下。随着爆炸声，蛤蟆石底
下冒出了一阵浓烟。

下午4点多，战斗全部结束。武
岛骑兵队除了一名日军回县城送信、
一个受伤日军装死逃过一劫外，其余
全部被消灭。本文开篇提到来盘山烈
士纪念馆祭奠包森的冢月正南，就是
白草洼战斗的“漏网之鱼”。他从心里
佩服包森。

这次战斗开创冀东根据地整建制
歼灭日军的先例，成为冀东军分区的经
典战例。不久，包森就任冀东军分区副
司令员兼13团团长。

活捉天皇表弟赤本大佐

两个穿大褂的“买卖人”走过坝台的一瞬间，贾振远、年焕兴和马兰田
从坝台上跳下来，用枪口顶住两个人的腰眼儿，大声喝道：“不许动！

一个都不剩，必须全歼

武岛骑兵队除了一名日军回县城送信、一个受伤日军装死逃过一劫外，其余全部
被消灭。本文开篇提到来盘山烈士纪念馆祭奠包森的冢月正南，就是白草洼战斗的

“漏网之鱼”。

让人不敢相信的大胜仗

包森以7个连1000余人兵力迎战伪治安军2000余人，全歼伪治安
军一个团、击溃一个团，生俘800多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轻重
机枪26挺、长短枪700余支、弹药10万余发等大批辎重。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

包森骑着白草洼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战马留影

八路军四纵向冀东挺进


